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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电扇
□陈云

时至小满，气温嗖嗖上蹿。妻从
车棚搬出电扇，清洗干净，通电运转，
那台默默工作了近十个夏季的立式遥
控电扇忽然满腹牢骚——摇头时异响
刺耳，忽而如摩托发动踏踏作响，忽而
似石磨转动呜呜不已。我揿下遥控
器，“哔”的一声关闭摇头功能，异响立
马消失，世界顿显宁静。

“定是那个摇头电机坏了，磨损严
重，明天去买个新的，换上就没事了。”
晚餐时，我咪一口“小糊涂”，十分肯定
地下结论。

妻在一旁听了瞥了我一眼：“呦呦
呦，你可真牛！别说你当过电工啊，你
当电工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电工工
具都不知丢哪个犄角旮旯了，还逞什
么能？”我嗤了一声，不屑争辩，夹起青
花盘上剩余的几粒花生米，扔进嘴里，
嚼得簌簌乱响。

我说这话还是蛮有底气的。做电
工虽已过去二十多年，但修理电扇，还
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收录机电视机、
电风扇电吹风，几乎所有带电的家用
电器，当年哪一样没修理过？很多的
家电出现故障，其实都不是大毛病，略
懂电气知识的人都可以试着修理。电
扇无法启动，十有八九是启动电容器
失效引起，各种遥控器、游戏机按键操
作不灵，极有可能是内部的橡胶导电
触点磨损之故，可用无水酒精清洗，擦
干后即可恢复如新。

当天晚上，我花10块钱，在网上
淘了一只通用的电扇转头同步电机。
三天后，快递如约而至。我找出电烙
铁、松香、焊锡丝、绝缘胶带，以及一套
工具，摊放一桌，准备大干一场。

其实，这时我心里还是有点忐忑
的。电扇的制造原理虽然不会改变，
但毕竟过了那么多年，配件与工艺肯
定有不少更新，哪个小地方处理不当，
就有可能无法顺利修复。

拆开电扇风叶罩、风叶，卸下马达
防护盖，仔细观察转头同步电机的连
接电线、转动连杆，发现果然与我当年
修理时有所不同。

当初我修理电扇时，电线的连接
是将焊锡丝融化后焊接在一起，外面
套上绝缘黄蜡管，或是包上绝缘胶带，
而现在是导线拧紧后插入绝缘帽内的
铜套中，再直接夹紧就完事；同步电机
与联动杆之间的固定件，也跟我做电
工时不一样，以前是用U形开口梢，现
在则是圆柱梢。

拆卸圆柱梢花了不少时间，螺丝
刀、尖嘴钳、铁榔头，能用的工具差不
多都用上了，十多分钟后，觉得脸上有
痒痒的蚁行感，抬起手背一擦，全是汗
水，这才发现背心前后都已被汗水湿
透，不由得想起我师爷（即师傅的师
傅）当年教导我的一句话：做电工不仅
仅是跟电器打交道，很多电器的修理
要用到钳工、钣金工、木工等多种技术
活，学无止境啊……在持续不懈地努
力琢磨，加之敲敲打打之下，终于完好
地取出了圆柱梢。换上新的同步电
机，接好线路，拧紧绝缘帽，通电试机，
电扇转头自如灵活，没有任何异响，心
中一乐：成功了！按照拆卸时的反顺
序，装好马达防护盖、风叶防护罩，再
次开启电扇，一切正常，试转一个多小
时，异响始终没有再出现，就此，修理
电扇大功告成。

老电工修电扇，老经验不可少，新技
术也需学，双管齐下，才能稳中取胜。

我用手机拍了电扇运转一分钟的
视频，发给正在上班的妻，稍候，妻回
复道：老电工宝刀不老嘛，晚上给你加
个鸡腿！

四十七年后的
同学会
□方名列

1972年，我初中毕业，因为身处特殊年代，
同学们没有临别赠言，没有毕业合照，连最起码
的毕业证书都没有。我们就这样懵懵懂懂地走
出校门，支边、支农、进工厂等，踏上社会，从此
天各一方，少了联系。光阴似流水，不想，待第
一次同学会时，竟然会是在四十七年之后。

那天，阳光明媚，天气给力。同学们从四面
八方赶来。未到集合处，我就听到笑声阵阵，踏
进门，同学们济济一堂，忆着往事、趣事，互认着
对方，有惊讶，有欢笑，非常热闹。有位男同学，
完全是陌生面孔，思索良久，始终记不起他是
谁？他见我“卡壳”，就自报了家门，原来是周同
学。顿时，尘封的记忆被打开，记得周同学是班
上第一个分配工作的，在列车发电站，好单位。
不少人猜想周同学有“门路”，四十七年后，才知
晓了答案。

从集合处出来，大家边走边聊，一起来到了
母校。母校早已旧貌换新颜，绿树成荫，小桥流
水，仿佛一个大花园。许多同学感叹，真想时光
倒流，能在如此优美的环境中读书学习。在母
校门口，“咔嚓”声中，同学们留下了我班第一张

“全家福”，虽然这张弥足珍贵的照片来得有点
晚，但其毕竟留住了我们的身影。

同学会，最后的项目是酒席。期间上了一
道鸡蛋做的菜肴，不禁勾起了我的回忆。那年
立夏，一早到校，同学们纷纷拄蛋，记得有位同
学从书包里拿出一只茶叶蛋，一圈斗下来，大获
全胜，方引起大家的注意。看那只蛋，个头小小
的，且无特别之处，小蛋获大胜，此事自然传开
了。课间，来了一位隔壁班的高个子男生，扬言
要决个输赢，那位同学一看，对方手中捧着的竟
是一只鹅蛋，愣了一下，忙说是你大我小，不公
平。那高个男生想了想，也是，说那就这样吧，
以我蛋的大头拄你蛋的小头，这么样？总不吃
亏了。众所周知，蛋大头是空心的，脆。那位同
学犹豫片刻，方下定决心似的，摆开架势，双手
握蛋，只露出小小的蛋尖，两蛋相拄，只听“扑”
一声，那位高个男生看看手中被拄碎的蛋，顿时
傻了眼。上课时，那同学拿书本，不小心把“常
胜蛋”带了出来，掉在地上，还连转了好几圈，怪
了，蛋掉在地上，竟然没碎。有一同学眼疾手
快，忙把蛋拾在手中，仔细一看，两眼直了，啊！
原来是一只木头蛋。后来，每当立夏，我就会想
起木头蛋，但蛋的主人是谁，早忘了。趁此机
会，我忙问，谁还记得木头蛋的事吗？有位王同
学说，记得，怎么能忘得了，蛋的主人是徐同
学。是她？我感到非常意外，徐同学在我的印
象中是漂亮文静的，她也会这么搞怪？王同学
又说，这只木头蛋是和茶叶蛋一起煮，颜色达到
以假乱真的效果。王同学说她印象深刻，哈哈，
不知徐同学还记得否？

首次同学会，全班54位同学到了36位。
有位谢同学现住金华，有事没来。对于谢同学，
我记忆深刻。当年，学校正流行把好的文章用
毛笔字抄写在大纸上，贴到墙上，供大家学习。
老师选了几位毛笔字写得较好的同学，组成墙
报小组，由谢同学负责，我有幸入选。一周日下
午，谢同学来我家，说是班上的墙报下午要贴出
去了，我刚巧不在，我姐就把我写好的拿给了谢
同学，我回家后，一看，我还有三四张晾在箱子
上的墙报没拿去。还有位张同学，印象最深的
是他的脸，一年四季两巴掌肉红彤彤的，像是冻
疮之故，到了冬天尤甚，犹如烂苹果。他现住郑
州，同学会有事在意大利，不能前来。同学们挺
想念他的，说白了，是想念他的脸，现在还这样
吗？

欢聚的时光总觉得短暂，特别感谢筹备组
的同学们，克服困难，出谋划策。大家坐在一
起，重拾同窗，把酒言欢。有同学称喝高了，其
实，由于年龄关系，大家也没喝多少酒，但你看
女同学们个个面若桃花，风韵依旧，男同学们也
早已称兄道弟，勾肩搭背了。从分别时的风华
正茂，到重聚时的两鬓斑白，时间的车轮碾过岁
月。试想，一埕珍藏了47年、由54位工匠精心
打造的陈酿，一经开启，顿时浓香四溢，食如琼
浆，回味无穷，哪有不醉之理？愿这醇香的美酒
永远流淌在同学们的心田里……


